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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何以实现在地化发展

——基于河南省商城县的田野调查

陈 璐

摘要：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推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有助于满足失能老人的养

老需求。既有研究大多抽象讨论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和阻碍因素，而相对缺乏对其可持续发

展实践的关注和解释。本文构建“村社嵌入”的分析框架，基于河南省商城县的田野调查，探讨农村

民办养老机构何以实现在地化发展。研究发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包括四个维度：其一

是空间嵌入，营造近家庭空间契合农村老年人主体性需求；其二是资源嵌入，利用农村资源体系降低

养老服务成本；其三是社会嵌入，依托熟人社会结构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其四是文化嵌入，重塑道德

基础获得养老服务观念认可。基于“村社嵌入”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实践，本文揭示了农

村机构养老所依托的村社基础的优势面向。因此，相关政策实践应在厘清需求的前提下，注重激发农

村地区所特有的村社基础优势，从资金支持、主体培育、服务管理和观念引导等方面推动农村民办养

老机构更好地实现在地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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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呈现城乡倒置、“未富先老”的基本特征。

相较于发达的城市地区，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存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但家庭养老功

能趋于弱化的现实困境。在劳动力由乡到城的大规模迁移过程中，青壮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

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均会产生显著影响（罗芳和彭代彦，2007）。在农村养老问

题中，最为沉重且迫切的莫过于失能老人的照料困境：在拥有自理能力的阶段，农村老年人能够依托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老龄化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包容性路径研究”（编号：24CSH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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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熟人社会等地方支持基础，维持具有主体性的自养秩序（陈璐和桂华，2024）；但在丧失自理

能力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已经难以完全依靠家庭来满足。随着现代性进村，农民家庭的劳动力

安排和资源配置围绕教育、婚姻、进城等发展型目标展开，这在客观上对家庭承担老年成员养老功能

产生了不利影响（李永萍，2018）。即便具有较强的照护意愿，农村子女在照料失能老人时也面临经

济冲突、时间冲突、技能冲突、情绪冲突、支援冲突等“孝道与生计的冲突”（龙玉其，2021）。对

于农村失能老人来说，生命质量的不断下降和家庭照料能力的捉襟见肘共同导致其陷入巨大的生活困

境，一些农村高龄老人甚至主动采取终结生命等极端行为（刘燕舞，2024）。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

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支撑部分
①
，机构养老在满足失能老人长期照料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成为家庭养老之外的补充性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养

老机构主要分为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两种类型。其中，公办养老机构由政府出资承办，主要

面向特困供养人员
②
，具有救济性和兜底功能，旨在为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相比之下，民

办养老机构则更能满足广大普通家庭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而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本文

关注的民办养老机构是指由民间主体兴办，依法办理登记备案，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

理服务，床位数在 10张以上的营利性养老机构。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呈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实践。从需

求方面来看，农村失能老人选择民办养老机构的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也反映了农村民

办养老机构在需求方面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归纳起来，其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适应困

境。农村老年人在进入专业化养老机构后，容易缺乏本体安全和出现生存焦虑等不适应表现（郭琦等，

2024）。二是经济困境。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和家庭经济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难以承担民

办养老机构较高的收费要求（王三秀和杨媛媛，2017）。三是服务困境。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显示，对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不信任是造成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低的关键因素（吕雪枫等，2018）。

四是观念困境。在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孝道观念相对浓厚，将老年人送到养老机构养老会被认为是

子女不孝的表现（夏春萍等，2017），尤其是在“家文化”的影响下，农村居民更偏好家庭养老方式，

这使得社会养老在农村接受度偏低（唐溧等，2020）。针对上述困境，相关研究提出改进路径，包括

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分层分类的农村养老服务制度（白维军和王欢，2024），以及延续家庭本位以促

进情感支持（张金荣和姚君，2024）等。就供给方面而言，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组织管理中，存在非规范发展（穆光宗，2012）、基础设施配备和人才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优化机构养老专业支撑作用，根据服务对象和设施条

件，因地制宜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调整完善供给结构。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26/202501/content_7001310.html。
②2014年 5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施行，提出“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

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

人，给予特困人员供养”。参见《社会救助暂行办法》，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299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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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赵强社，2016）、专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低（龙翠芳和黄维茂，2023）等问题。另一方面，在

参与主体上，存在政府考核办法不科学、配套措施不完善、监管不到位（李伟，2015），以及社会资

本难以融入（王三秀和杨媛媛，2017）等问题。对此，相关研究提出解决之道，认为应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和人才储备（赵强社，2016），提升专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龙翠芳和黄维茂，2023），将机构

养老服务质量监管纳入政府工作考核体系（岳向华和林毓铭，2019），推动各治理主体在政府引导下，

开展资源、技术及制度协作，从而实现农村养老服务的协同赋能（汪三贵和张梓煜，2022）等。

总的来看，既有研究聚焦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

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仍存在有待推进之处：其一，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侧重于呈现农村民办

养老机构发展的困境和阻碍因素，并将其归结于农村老年人和农民家庭在经济条件与观念习惯等方面

的特点，但未能充分关注农村发展机构养老所具备的优势和有利条件，以及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良性发

展的成功实践。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定量分析来对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相对缺乏基于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良性发展的质性研究，这也导致难以为其实践

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显示，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能够实现良性发展且呈现特定的发展

路径，这些路径包括：采取以家庭劳动力投入和家庭场所改造为核心特征的家庭作坊式经营（任亮亮，

2022），采取“半市场化”经营机制、提供“基础性”服务和采取“弹性化”管理机制以精准对接老

年人个体及其家庭的养老需求（何倩倩，2022），依靠基层政府的力量实现与乡村市场环境的有机衔

接（刘波，2024），通过小微规模经营嵌入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系统（李永萍，2025）等。

这些研究给予笔者启发并构成本文的研究基础。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为侧重于

关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的特定形式（如村级小微规模养老机构）或特定维度（如经营模式、

服务内容、市场环境等），而相对缺乏对于当前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不同形态下实现在地化发展的整

体性阐释。一方面，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分布在县、乡、村不同层级，呈现多元化形态，需要对其实现

在地化发展的一般化逻辑进行提炼。另一方面，某一特定维度的成功实践仅构成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

地化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探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需要基于整体性的村社基础进行阐

释。在此，所谓“村社基础”是指农村地区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具有自身特

性的系统。而“在地化发展”是指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根植于村社基础，实现

适应地方需求的良性发展
①
。

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相关理论资源，构建“村社嵌入”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河南省商城县民办

养老机构的田野调查，旨在深化对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何以实现在地化发展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为农村

机构养老相关发展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与启示。

①
“在地化”作为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学术概念，在广义上是指外来事物适应和融入特定地方的自然、经济、社会、

文化等环境的过程。笔者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讨论，旨在描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

式适应和融入农村并实现良性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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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框架与田野工作

（一）“村社嵌入”：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本文“村社嵌入”分析框架的提出主要受到社会保障领域关于“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和

经济社会学领域“嵌入性”相关研究的启发。

一方面，社会保障领域对“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源于对既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

养老服务体系相互分割和孤立化运行的反思，并提出“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一体化发展的主张（崔

树义和杜婷婷，2021）。该模式被认为能够在克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各自局限性的同时

结合三者的优势（赵小兰和孟艳春，2019），由此成为近年来受到普遍认可的新型养老模式。在此背

景下，推动“机构养老社区化”（刘亚娜等，2019）和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杨晓奇等，2023）

构成“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这一模式表现为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发达地

区城市率先推行的“长者照护之家”（朱勤皓，2017），以及在全国试点开展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

设施建设工程
①
。整体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发展。而“社区嵌入”的

内涵阐释为本文对“村社嵌入”概念的界定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发。具体来说，城市养老机构的社区

嵌入主要体现在“空间”和“资源”两个维度，即靠近家庭的空间嵌入优势和多方参与的资源嵌入优

势（王晶和李鹏飞，2019）。就此而言，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也涉及对村社基础的空间嵌

入和资源嵌入。农村地区老年人“安土重迁”观念浓厚，养老机构的空间安排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入

住体验。此外，由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农民家庭经济支持有限，如何

有效整合地方资源，关乎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能否实现经济层面的供需对接。简言之，空间嵌入和资源

嵌入构成农村民办养老机构“村社嵌入”的两个基本维度。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学领域有关“嵌入性”的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发。作为“嵌入性”概

念的提出者，波兰尼（2020）是在宏观历史变迁视野下论证市场经济的非自主性，用以揭示经济自由

主义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并呼吁国家干预。然而，本文的“村社嵌入”概念并非在此层面上的借鉴，

而是主要受到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等学者对“嵌入性”的中观与微观层次分析的启发。其中，格兰诺

维特（2015）将“嵌入性”用于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反对纯粹的理性假设，强调行动者“具有目的性

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就此而言，格兰诺维特的“嵌

入性”理论侧重“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而泽利泽（2019）通过对美国人寿保险发展的研究，

揭示了关于死亡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如何影响大众对人寿保险这一社会创新的接纳，以及企业又是如

何通过道德说服来推动人寿保险的发展，从而在“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因素”这一问题上增加了“文化”

①
《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100万人的城市中，选择 50个左右城市开

展试点，每个试点城市选择100个左右社区作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先行试点。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866/2023

12/content_6918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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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解释。因此，经济行为的“嵌入性”不仅体现在社会关系维度，还拓展到道德文化范畴。换言

之，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还体现为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具体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

其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既置于农村熟人社会结构之中，涉及不同主体在此社会基础上的互动实践，也

受到传统孝道伦理的道德规范约束，需要获得广泛的观念认可。由此，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也构成农

村民办养老机构“村社嵌入”的两个必要维度。

结合既有理论资源和实地调研发现，本文将“村社嵌入”作为理解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

的综合性概念，包括空间嵌入、资源嵌入、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在农村民办养

老机构在地化发展中分别发挥特定作用，有效应对农村机构养老不同方面的发展困境。具体而言，空

间嵌入针对的是以农村老年人为主的服务对象的适应困境，通过营造近家庭空间来契合农村老年人主

体性需求，以加快其进入养老机构后的适应过程；资源嵌入解决的是农村机构养老的经济困境，通过

利用农村资源体系来降低养老服务成本，以适应农民家庭有限的支付能力；社会嵌入回应的是农村民

办养老机构的服务困境，通过依托熟人社会结构来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同时减少养老服务的纠纷风险；

文化嵌入面对的是农村机构养老的观念困境，通过重塑孝道伦理的道德基础，以获得养老服务观念认

可。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实现在地化发展的路径（如图 1所示）。

空间嵌入

资源嵌入

社会嵌入

文化嵌入

契合农村老年人主体性需求

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

获得养老服务观念认可

村社嵌入 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作用路径

营造近家庭空间

利用农村资源体系

依托熟人社会结构

重塑道德基础

图1 “村社嵌入”与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

（二）田野工作

为从“村社嵌入”的分析框架出发对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过程加以考察，本文采用案例

研究方法。原因在于，案例研究能够对特定空间或时间范围内的独立系统进行深入分析与描述（汉考

克和阿尔戈津，2023）。

对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关注始于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2021年在中部地区三省九县开展的“一老

一小”课题调研。研究团队围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一主题，对各县域养老机构进行统计，并选

取典型代表展开走访。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多地县域民办养老机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一些地方政

府为实现“福利政绩”，通过借贷、融资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推动大规模、高标准的养老机构

项目建设（李沁怡，2023）。然而，建成后的民办养老机构往往面临高空置率的经营困境，有的县域

内大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在 50%以上，未能有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市场（王向阳，

2022）。由此，笔者在后续调研中持续关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相关问题，并于 2023年 6月在

河南省商城县调研时了解到该县民办养老机构“蓬勃发展”。与既有研究发现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

高空置率和经营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城县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普遍较高，总体上形成了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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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良性发展态势，且当地农民家庭对机构养老的认可度较高。在进一步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

商城县作为田野调查点，对该县的民办养老机构展开全方位调研，旨在探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何以实

现在地化发展。具体而言，选取商城县作为研究案例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商城县在人口、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对于理解中部地区农业县的养老状况具有典型意义。首先，从人口结构来看，

商城县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末，

商城县户籍人口 775425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49810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为 19.3%，

高于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商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大别山北麓、鄂

豫皖三省交界处，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形成优质稻米、茶叶等特色产业。商城县农民家庭

的收入水平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经济稳步增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最后，从

历史文化来看，商城县属于大别山革命老区，且孝道文化传统较为深厚。另一方面，商城县民办养老

机构数量较多且分布广泛。根据商城县民政局备案信息，商城县共有 38家养老机构，其中，民办养

老机构有 16家。根据研究需要，笔者对商城县 16家民办养老机构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

表 1所示。可以发现，尽管这 16家民办养老机构在开业时间、所在位置、床位数以及工作人员构成

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多数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已达到 50%以上，且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更为重要的

是，这些民办养老机构并非依靠政府补贴生存，而是具备自主盈利能力，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态势
①
。

表 1 商城县16家民办养老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开业

时间

（年份）

所在

位置

入住率（入住

人数/床位数）a

入住人员结构

（自理人数∶

半护人数∶

全护人数）b

工作人员构成
收费标准

（元/月）c

久久红老年公寓 2002 县城 73%（204/280） 20∶84∶100 管理人员 3人，护理人员26人，

后勤人员 5人

1200～2800

幸福家园养老服务中心 2016 县城 75%（224/300） 27∶73∶124 管理人员 5人，护理人员42人，

后勤人员 8人

1350～3800

老年之家托管院 2020 村 65%（13/20） 0∶12∶1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2人 1500～3000

老年家园养老院 2021 乡镇 60%（30/50） 10∶17∶3 管理（护理）人员4人，后勤人员1人 1500～3000

大爱家园养老院 2021 村 67%（10/15） 1∶9∶0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2人 1200～3000

乐家养老服务中心 2022 县城 70%（35/50） 15∶5∶15 管理（护理）人员5人，后勤人员1人 1500～3000

金刚台健康养老院 2022 乡镇 83%（10/12） 8∶2∶0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2人 1200～2800

谷聚金养老院 2022 村 50%（25/50） 2∶15∶8 管理人员 2人，护理人员4人，

后勤人员 3人

1280～3280

康寿苑健康养老中心 2022 村 26%（31/120） 2∶10∶19 管理人员 1人，护理人员4人，

后勤人员 2人

1200～3000

①
商城县对养老机构的补贴主要包括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其中，自建房每张床位建设补贴1500元，租用房每张床位建

设补贴 1000元；满足合法登记备案、正常运营满一年等相关条件的养老机构按照老年人身体状况分别给予每人每月60

元（自理）、80元（轻度/中度失能）、100元（重度失能及以上）的运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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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福顺源养老服务公司 2023 县城 13%（40/300） 16∶16∶8 管理人员 3人，护理人员5人，

后勤人员 2人

1700～2900

圣泽养老服务公司 2023 乡镇 13%（20/160） 6∶8∶6 管理人员 1人，护理人员2人，

后勤人员 1人

1480～3480

温馨养老院 2023 乡镇 52%（26/50） 12∶10∶4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6人 1600～3000

长生居家养老中心 2023 村 80%（16/20） 13∶3∶0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4人 2300～3600

友善养老院 2023 村 65%（13/20） 10∶0∶3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3人 1500～3800

福沁园敬老院 2023 村 86%（18/21） 7∶9∶2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4人 1500～2800

双桥为老服务中心 2023 村 7%（4/60） 1∶2∶1 管理（护理、后勤）人员2人 1400～3000

注：表中统计的入住率、入住人员结构、工作人员构成和收费标准均为 2024年5月的数据。a 入住人数由笔者调研

得到，入住率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整数。b 关于自理、半护、全护的界定并非严格按照专业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而

是主要依据“能否自主行动/吃饭/洗澡”的民间评估标准进行认定，其中，行动不便但能自主吃饭和洗澡属于自理，能

自主吃饭但洗澡需要协助属于半护，均不能自主完成属于全护。此评估结果通常低于专业评估标准，例如，民间评估的

“自理”级别实际上属于专业评估中的“轻度失能”。c 收费标准包含食宿费用和护理费用，按照服务对象的护理等级

制定。其中，收费区间最低价适用于生活自理老人，最高价适用于全护老人。

在确定调研地点后，笔者分别于 2023年 8月和 2024年 3－5月赴河南省商城县开展了两个阶段

的调研工作：第一阶段的调研通过与当地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和养老机构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形成对商城县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的整体把握。第二阶段的调研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方

法，笔者入住当地养老机构以更好地观察养老机构中管理和护理等日常实践过程，并与养老机构负责

人、护理人员和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等不同群体进行访谈。调研期间，笔者主要访谈了 16家民办

养老机构的院长或主要管理人员，并在有专职护理人员的养老机构中根据机构规模选取 1～5名护理

人员，以及约 50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进行访谈。需要说明的是，在与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进

行访谈时，考虑到身体状况和认知水平差异，访谈对象主要选择认知较为清晰、具备一定语言表达能

力的老年人，对于失能或失智老年人的了解，则以其他主体的间接介绍为主。

概括而言，笔者对商城县各民办养老机构主要相关群体的访谈，以及入住当地养老机构所开展的

参与式观察，共同构成本文的经验分析来源。在后文的论证中，经验材料统一采用“日期－访谈记录”

或“日期－田野笔记”的方式注明。

三、基于“村社嵌入”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

与机构养老在农村地区遭遇的发展困境相类似，河南省商城县多家民办养老机构在发展之初同样

面临多重难题，包括农村老年人不适应、农民家庭支付能力有限、服务质量受到怀疑、机构养老与传

统孝道伦理之间存在张力等。这些问题反映了农村养老在社会结构、经济条件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复

杂性。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不仅需要应对外部市场竞争，还需要在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

的同时，兼顾农村地区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价值。对此，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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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深刻理解上述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村社基础的优势，使其成为机构养老

在地化发展的助力。可以说，“村社嵌入”构成农村养老在地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具体包括空间嵌入、

资源嵌入、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四个维度。

（一）空间嵌入：营造近家庭空间契合农村老年人主体性需求

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性，也具有人文属性。机构养老在提供新的养老空间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生

活方式、社会关系乃至主体性体验。对此，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空间嵌入主要体现在生活空间、社交

空间和价值空间三个层面的行动。

第一，打造居家式的生活空间，以延续农村老年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整体来看，农村老年人大多

选择家庭养老，而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则多是伴有高龄、独居、失能等特征且家庭照料存在困

难的“刚需”群体。对于这部分老年人而言，从家庭住所到养老机构这一居住空间的变化也会随之带

来生活秩序的重塑。可以说，机构养老在提供新的养老空间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

而，当养老机构的生活方式与既有生活方式差异较大时，老年人常常会出现“不适应”“不习惯”“不

自在”等体验。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获得高星级评定的“高大上”养老机构，农村老年人往往对外

观看起来“不上档次”的“老破小”养老机构情有独钟。例如，大爱家园养老院就是由原先闲置的村

委会场地改造而来的，养老院主体是一排平房，外面的院子里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房间内每位入住

的老人床边都放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天气冷的时候这些老人会在屋子里一起

烤火。大爱家园养老院的院长表示，在前来视察的领导看来，这家养老院并不符合“高大上”的标准，

却能够契合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有些老人是在城里养老院待不习惯又回来的，虽然那边硬件设施好，但老人不自在，床铺叠得

整整齐齐，地上拖得干干净净，老人既不敢随便坐，也不敢随便走，想吐个痰都会觉得有负担。我们

这里环境很随意，老人就过得比较自在，可以随处走走、坐坐。我们这里是平房，不用爬楼梯也不用

坐电梯，出门就能闻到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味道，跟着太阳起床，跟着月亮睡觉，跟在家里差不多。”

（20230829－访谈记录）

第二，选择人口密集的街道或集镇作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地点，使其成为活跃的社交空间，以维系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农村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往往会感到人际关系的疏离，这也是他们排斥

养老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入住养老机构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其自主行动能力下降，社会交往更

多来自其家人和乡邻的探望。人口密集的街道或集镇往往交通便利，家人和乡邻前来探望也比较方便，

从而能够为入住养老机构的农村老年人提供丰富的社交机会。例如，福沁园敬老院距离其所在乡镇中

心街道只有 500米，并且靠近马路，交通便利。一些亲友会在上街购物或办事之后，顺便来养老院探

望老人。在福沁园敬老院的院长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很多老人不识字，平常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子女近点，方便子女经常

来看望。服务上我们尽心尽力，但情感上替代不了家人。很多子女选择把老人送来我们这里，就是看

中这里离家近，不管是子女还是其他亲戚要来探望都很方便，上街赶个集顺便就来了，平时在家自己

做个汤送过来都是热乎的。住在本镇的一家人说，我们养老院要是早点开就好了，他们之前把老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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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县城的养老院，离得比较远，不去看不忍心，去看又不方便。”（20240330－访谈记录）

当然，养老机构之所以能够选择在人口密集的街道或集镇开办，也得益于农村社会对养老机构的

包容性。事实上，在城市地区，由于用地相对紧张且“邻避效应”明显，许多养老机构在进入社区时

会遭遇居民抵制（王成等，2022）。在此情况下，城市地区的养老机构往往选址在相对偏远的郊区，

由此，入住的老年人不仅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所获得的社会交往机会也相应减少。相较之下，在农

村地区，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开办养老机构是“为老百姓办好事”，从而在养老机构的选址上也表现出

支持的态度。

第三，优先收住家庭住址距离较近的农村老年人，避免脱离农村老年人的价值空间范围，以契合

其就地养老的偏好。需要注意的是，入住养老机构的农村老年人大多处于高龄阶段，且伴随不同程度

的失能，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突发的意外而面临死亡风险。在此情况下，农村老年人最为关心的并不仅

仅是能否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更为重要的是能否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死亡，即所谓“寿终正寝”。

在当地习俗中，“寿终正寝”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在家中去世，甚至有说法是“在外去世的老人不能

进家门”。此外，能否让老人“寿终正寝”也关乎子女的“名声”：若老人未能在家中去世，子女会

被认为是“没良心”，且子女自身也会感到内心不安。因此，老人即便入住养老机构，若离家较近，

也能够在去世之前“及时回家”。这成为农村老年人深层次的安全感来源。对此，84岁的王奶奶的态

度很有代表性：

王奶奶 84岁，入住长生居家养老中心已经一年多，家住李岗大队，距离养老院只有 500米。老

伴去世之后，王奶奶便独自生活。王奶奶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但都不在身边。而且，王奶奶的房

子是独门独户，周边也没有人照应。生病时，王奶奶无法做饭，儿女们有心无力。所以，这家养老机

构一开张，儿女们就把王奶奶送来了。王奶奶说，刚来养老院的时候身体比较差，还要拄拐，现在慢

慢恢复了，已经不再需要拄拐了。2023年，王奶奶过生日的时候，她的大儿子还请养老院里所有人一

起吃饭，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王奶奶感慨道，没想过（来养老院）会这么幸福，吃得也很好。随后，

笔者与王奶奶交流了她对未来的考虑：“那您会一直住在这里吗？”王奶奶回答道：“等快睡着了就

回家啊。”旁边的奶奶看到笔者不解，笑着解释说：“快睡着就是快去世的意思。”院长补充说道：

“如果有人在这里去世，说出去不好听，外人不知道的会怀疑，别人不敢来住了。再说，到了一定时

候，还是想回家。我们这里讲，死在外面没良心，死在家里才有良心。等到要接回去的时候通知家人，

他们肯定要赶过来。”（20240329－田野笔记）

（二）资源嵌入：利用农村资源体系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农民家庭面临教育、婚姻、进城等多重发展压力，在养老资源投入上受

到限制。因此，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需要与农民家庭有限的支付能力相适应。在农民家庭

支付能力存在“天花板”的情况下，农村民办养老机构需要尽可能降低其收费水平，以确保更多的农

民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机构养老的费用。而且，成本的降低需要建立在一定盈利的基础之上，这是民办

养老机构得以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从调研情况来看，商城县民办养老机构能够在适应普通农民家庭支

付能力的同时实现盈余，关键在于有效整合了农村既有的资源体系，包括闲置土地资源、富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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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依托农村自留地生产的农产品等农民家庭副业资源（见表 2）。

表 2 商城县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建设成本投入情况

项目 老年之家托管院 大爱家园养老院 福沁园敬老院 友善养老院

建设成

本投入

自家民房装修，包括

安装电梯和消防设施

共花费约10万元

租赁村委会场地4000元/年，

购买家电共花费10多万元

租赁闲置村小学场地

28000元/年，改造装修

共花费约70万元

租赁闲置村小学场地

3000元/年，房屋修缮和

装修共花费 100多万元

第一，利用闲置土地资源降低建设成本。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来说，建设成本是刚性投入，且难以

在短时间内获得回报，这也是许多社会资本不愿意参与建设民办养老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调研

发现，商城县民办养老机构大多依靠经营主体自主筹资，却实现了较低的建设成本投入。具体来看，

商城县民办养老机构在场地来源上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租赁闲置村小学、村委会等公共场所，二是利

用自家宅基地和民房。这些场地的利用成本较低，前期投入主要集中在租赁费用和装修费用上，而不

像全新建设项目那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经营主体而言，这些前期投入相对可预

期，且能够根据自身经济能力灵活调整。

第二，利用富余劳动力资源降低人力成本。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经营过程中，雇用护理人员等服

务人员所支付的工资是一项主要的成本开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多采取家庭经营

模式以减少雇工，即由经营者本人提供劳动力，而不将其计入人力成本。在此基础上，当入住人数规

模扩大而必须雇工时，农村民办养老机构通常会选择本地富余劳动力，主要包括因兼顾家庭照料而留

在本地无法外出的中年妇女或者已经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低龄老人。

笔者调研发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平均工资在 2000～3000元，而同类工作在城市的

工资则超过 3000元。尽管薪资水平存在差距，但出于兼顾家庭的需要，农村富余劳动力群体仍倾向

于本地就业。从护理人员的角度来看，在农村收入机会较为稀缺的情况下，养老服务行业提供的较低

工资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正如曾经在上海市养老院工作而如今回到本村养老院工作的护理人员所述：

“年龄大了，不愿意出远门打工了，回到家里毕竟和在外面不一样，（在本村养老院工作）主要

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能自己有个事情做，还能补贴点家用。平常没事可以顺便回家看看，就很满

意了。”（20240331－访谈记录）。

第三，利用农民家庭副业资源降低生活成本。除了支付雇工工资的人力成本投入之外，农村民办

养老机构在日常运营中还需承担食材采购等生活成本，而这些支出直接影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笔者调研发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支出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关键在

于对农民家庭副业资源的充分利用。具体来说，一些经营者依托农村自留地进行蔬菜水果种植和家禽

家畜养殖等，从而获得必需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不仅成本低于市场购买价格，而且更加健康、安全。

在这方面，友善养老院的经营模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蔬菜都是自己地里种的，鸡、鸭、鱼都是自己养的，米也是自己种的，只需要买猪肉和牛羊肉。

具体来说，种了 1亩田，田托管给大户，一年给大户 1000多元，让其帮忙播种跟收割，自己拿粮食。

种了 3亩多地，主要种植花生、油菜等。一年养了 200多只鸡，采用散养的方式，喂稻谷，不喂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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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喂了五六十只鸭。鱼也都是自己鱼塘里养的。”（20240331－访谈记录）

（三）社会嵌入：依托熟人社会结构保障养老服务质量

能够提供被农村老年人及农民家庭所认可的养老服务质量，是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获得竞争力的关

键。然而，不同于制度化且存在较高成本的养老服务质量保障路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主要是通过社

会化方式来实现有效服务的。笔者调研发现，通过激活熟人社会结构所蕴含的多重优势，农村民办养

老机构能够以成本较低的方式保障养老服务质量。

第一，发挥熟人社会结构的信息对称优势，对服务者的个体品质进行有效筛选。养老服务质量的

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因素，也就是服务者的个人素质。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欺老”甚至

“虐老”的负面案例中，缺乏基本道德良知的护理人员是造成悲剧的源头之一。然而，相较于专业知

识和技能，护理人员个体品质往往较难通过客观指标来加以衡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调研期间，

几乎所有养老机构负责人都不止一次强调护理人员一定要有“爱心”，否则护理技术再好也无法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问题在于，如何筛选出有“爱心”的护理人员呢？

笔者调研发现，养老机构负责人在招聘护理人员时都倾向于就近选择本地人员。在与候选人沟通

的过程中，他们也通过侧面打听等方式了解其人品和家庭背景等。谷聚金养老院的院长曾在招聘时拒

绝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外地护理人员，而是选择了一位经验较少但家在本地的护理人员。对此，院长说

明了自己的考虑：

“本地人更适应这边的生活习惯，语言方面能和老人沟通。那个外地的应聘者，我没选。那边吃

得辣，行事风格有差异，彼此不太放心。本地的我可以提前打听他的为人处世怎么样，很方便。”

（20240402－访谈记录）

由此反映出，熟人社会结构内部的信息对称对于护理人员的筛选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为服务质量

的保障奠定了基础。

第二，激活熟人社会结构中的舆论评价，通过内在监督和激励来提高服务者的服务质量。一个值

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城市民办养老机构中，安装监控常常是管理者监督护理人员的一种手段，以此对

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约束。这种做法主要是针对服务者行为结果是否符合规范这一底线标准进行

监督。商城县的中大型养老机构大多在院内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但笔者调研的小型农村民办养老

机构通常没有安装监控，却也获得了老人及其家属的好评。笔者调研发现，与指向外在行为的底线监

督不同，农村民办养老机构更多依靠熟人社会结构内部广泛而强有力的舆论评价，来对护理人员的服

务进行监督并给予激励。具体而言，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和护理人员往往是本地人，他们十

分看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社会声誉。而其提供的养老服务质量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服务者所

获得的社会评价：良好的养老服务质量能够为服务者积累“面子”“人品”等社会声誉，反之则可能

引发舆论指责，甚至造成服务者的“社会性死亡”。由此，熟人社会结构中的舆论评价通过约束不良

行为和激发内在动力的双重路径，有效保障了养老服务质量。

福沁园敬老院的院长曾担任过 20多年的乡村医生，在当地拥有良好的口碑。在她看来，这一方

面为其开办养老院带来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使她必须全心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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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尽职尽责：

“我的口碑在村里很好，大家都很信任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宣传。以前出诊的时候，不管刮风下

雪我都要去，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了解……把老人送到这里来的都是冲着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讲良

心，要让老人真正有亲人的感觉，虽然替代不了子女的感情，但我们要做到尽心尽力，不辜负大家的

信任。”（20240330－访谈记录）

第三，通过熟人社会结构建立养老服务的信任基础，减少养老服务的纠纷风险，从而间接提升照

护质量。养老机构从业者中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养老院是高危行业。”原因在于，入住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大多处于高龄阶段，且伴随不同程度的失能，更容易发生摔倒、噎食甚至猝死等意外事故。

而且，与家庭中的责任主体较为单一不同，养老机构中涉及的责任主体更为多元，风险需要由养老机

构、老年人及其他相关群体依据过错情况分别承担。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在缺乏良好沟通和协商的情

况下，老年人及其家属往往会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索赔，这给养老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谢培熙，2024）。

为了规避潜在纠纷，养老机构通常会与服务对象签订详细的责任协议，并在服务过程中尽量减少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然而，部分养老机构出于“自我保护”考虑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对老年人使用“约

束带”来保证其安全等，反而可能阻碍老年人行动能力的恢复，甚至损害其尊严，从而影响服务质量。

笔者调研发现，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中，上述困境并未成为真正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机构

方与老年人及其家属等不同主体嵌入熟人社会结构，形成了信任基础，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风

险引发的纠纷。因为不必过于担心可能产生的纠纷，或者往往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农

村民办养老机构在服务过程中能够更加专注于支持和促进老年人自主性的实现。

在友善养老院调研期间，笔者看到一位正在使用助步器锻炼的老人，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刚入

住时是半失能，无法独立行走，现在已经逐渐好转了。像这个老人从半失能恢复至自理的案例并非个

例，对此，老人的家属都表示很开心，还向院长赠送礼品以示感谢。当面对笔者“为什么要冒风险让

老人走路锻炼，万一老人摔倒怎么办”的疑问时，院长回答道：

“老人身体好了，我们也好照顾，家属看着也开心啊，不然（老人）睡在床上‘等死’，家属心

里也难受。不能混‘死人钱’，没意思！家属们都很信任，平时我也尽量不给他们找事，老人有什么

需要就尽量给满足，小病就直接带他们去看了，不用麻烦家属专门来一趟。”（20240331－访谈记录）

（四）文化嵌入：重塑道德基础获得养老服务观念认可

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需要获得来自地方社会的观念认可，也就是建立起与实践相

适应的观念体系，即所谓“名正言顺”。既有研究表明，传统孝道伦理是阻碍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选

择机构养老的核心文化因素，送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往往会被视为“子女不孝”的表现。进一步来看，

机构养老实践与传统孝道伦理之间的张力事实上产生于“孝养一体”的传统。从内容来看，孝道伦理

的规范及其实践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其中，子代亲自提供生活照料

被视为孝道实践中“养”的基础层面。长久以来，即便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由于农村生产与生

活高度一体化，“养”的功能在家庭中较为容易实现。在此前提下，家庭养老的实践形态以“孝养一

体”为主要特征，实现“养”的功能是孝道伦理的重要内容。相较之下，机构养老意味着“养”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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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家庭中转移出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这一转变正是机构养老被认为违背传统孝道伦理的内

在原因。对于一些农民家庭而言，这种转变不仅挑战了他们对孝道的传统理解，也使得机构养老在观

念层面面临较大的认同障碍。

笔者调研发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通过将“孝”与“养”进行分离，重塑了孝道伦理的道德基础，

进而获得养老服务外包的观念认可。具体来说，“孝养分离”的孝道伦理新形式是通过“孝”的代理

化、重“孝心”轻“孝力”和孝的“结果导向”三种机制建立的。

首先，养老机构将自身定位为“孝亲代理”的角色，表明其在提供养老服务的同时，实际上充当

了子女尽孝的代理人。几乎每家养老机构在进行宣传时都会强调“替子女尽孝”等类似话语，意在表

明：子女是孝道履行的主体，机构养老服务的供给并非对子女责任的替代，而是在子女“心有余而力

不足”时，协助分担其孝道履行的部分责任。

其次，养老机构通过弱化“孝力”地位、强化“孝心”的重要性，以减轻家庭的道德负担。在照

料功能从家庭向机构转移的过程中，养老机构倾向于将子女的生活照料即“孝力”的付出从孝道评价

标准中分离出来，进而强调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重要性。例如，子女能够定时、足量缴纳入

住费用，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不必为相关费用操心，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为老人购买营养品等，以提

高其生活质量，这些都被视为“孝心”的体现。当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子代对父代的经济

支持也不能完全衡量“孝心”的深浅，子代对父代的情感关怀也被视为“孝心”评价中的重要因素。

甚至，相较于经济支持，是否提供足够的情感关怀被视为更为重要的孝道评价标准。正如大爱家园养

老院的院长在谈到如何评价子女是否孝顺的问题时所说的：

“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来不能说他不孝，孩子们没有时间照顾老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关键

在于把老人送过来之后是不是经常来看望并关心老人。送老人来养老院的子女有孝顺的也有不孝顺的，

孝顺的子女会比较负责，给老人找到一个住得舒服的养老院，不负责的子女送到养老院就不管了。”

（20240315－访谈记录）

对于子代来说，他们也逐渐更为关注入住养老机构的父代的情感需求，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情感关

怀来表达“孝心”，尤其体现在一些细节之中，包括但不限于：为家中老人选择称心的养老机构，帮

助老人度过初入养老机构的不适应期；在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期间打电话或前来探望，表达对老人的关

心；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把老人接回家与家人团聚，以及在老人患重病时及时将其送医或者接回家；

等等。而从入住养老机构的父代的角度来看，子代的情感关怀是养老机构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的，因

此，这也被视为衡量子代是否孝顺的主要标准。

最后，养老机构还推动了孝道评价标准从“过程”向“结果”的转变。在面对“将老人送到养老

院就是不孝”的质疑时，养老机构负责人常常通过将老人在养老机构中的舒适生活与独居老人在家中

的艰难处境作对比，来进行回应：

“把老人送来养老院的才是孝顺，来这边一日三餐有热菜热饭，老人什么也不用干，衣服不用洗，

卫生也不用自己打扫，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及时发现。你说要是放任老人一个人在家，饭都吃不上，更

别说营养了，那才真是可怜啊。”（20240320－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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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关于孝道评价的标准中，是否由子女亲自照顾以及是否选择家庭养老等实践形式，

并不构成孝顺的必要条件，关键在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是否提高这一“结果”：相较于注重家庭

养老的形式而让老人处于低质量的生活环境，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尽管改变了传统的养老模式，却能

够更好地保障老人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对于那些无力照顾却不愿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的家庭，

养老机构将其评价为“只顾面子，不顾老人”。

在养老机构的推动下，“孝养分离”的新型孝道伦理逐渐被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所认可。在地方

舆论中，“送老人到养老院是不孝”日益转变为“送老人到养老院才是孝顺”。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由

此克服了传统孝道伦理的阻碍，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观念认可。

（五）小结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村社嵌入”的不同维度之间并非

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空间维度是其他维度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不论是资源嵌入，还

是社会嵌入抑或文化嵌入，均以空间嵌入作为前提。换言之，乡土经济资源、熟人社会结构和传统孝

道伦理，均是在乡土空间中产生的。因此，资源嵌入、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也只有在相应的空间范围

内才具备实现条件，否则就难以发挥其优势。

此外，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嵌入村社基础以实现在地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直接提升了农村老年

人的养老福利，而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首先，出于降低服务成本的内在动力，农村民办养

老机构整合了农村既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闲置土地、房屋等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调动

了留守妇女等富余劳动力的参与，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使用。其次，围绕社会化养老服务供

给，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增进了机构方、老年人及其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和情感联系，由此激活

了基于赡养这一再生产功能的农村社会关联。最后，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有效缓解了农民

家庭所面临的孝道与生计的冲突，为其提供了相对低成本且人性化的养老服务选择。这种选择既减轻

了子女的照护压力，也使得高龄老人能够在相对温馨的环境中安享晚年，从而不仅促进了农村劳动力

的充分就业，还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河南省商城县多家民办养老机构的考察，探讨了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何以实现在地化发

展的问题。借鉴既有社会保障领域对“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讨论和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的相

关研究，本文构建了“村社嵌入”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具体包括空

间嵌入、资源嵌入、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四个维度。其一是空间嵌入，即营造近家庭空间契合农村老

年人主体性需求，具体表现为：“居家环境”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生活秩序的延续，“方便探望”有助

于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维系，“及时回家”满足农村老年人价值归属的需求。其二是资源嵌入，即

利用农村资源体系降低养老服务成本，具体表现为：利用闲置土地资源降低建设成本，利用富余劳动

力资源降低人力成本，利用农民家庭副业资源降低生活成本。其三是社会嵌入，即通过熟人社会结构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具体表现为：依托信息对称增强养老服务的适应性，利用舆论评价形塑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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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监督，夯实信任基础减少养老服务的纠纷风险。其四是文化嵌入，即通过塑造道德基础获得机

构养老的正当性，尤其是以“孝－养”分离为核心重塑孝道伦理。概括而言，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

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实现“村社嵌入”，即空间嵌入、资源嵌入、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的有机

结合。通过“村社嵌入”，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不仅有效回应了农村高龄、独居和失能老人的养老难题，

缓解了农民家庭的养老困境，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能够真正扎根于农村的社会化养

老服务选择。

从理论上看，本文基于“村社嵌入”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实践揭示了农村养老所依托

的村社基础的“辩证性”。在学术界和社会的主流认知中，农村养老常常呈现弱势积累和消极无奈的

“问题化”色彩。尤其在当前中国“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和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的背景下，一些欠

发达地区的农村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与发达地区的城市相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被认为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低经济水平下的低质量养老问题。然而，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老年人自养、互助养老等

具有乡土特色的养老模式的研究，农村养老在制度、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基础也逐渐被挖掘出来。

事实上，本文的研究延续了这一脉络，但更加聚焦于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在地化发展问题。而且，相

较于其他研究议题，本文讨论的农村机构养老发展由于涉及家庭养老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养老模式的

转变，在实践中面临着更为全面且深刻的张力，如何化解这些张力会直接影响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能否

实现在地化发展。在此意义上，以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在地化发展为研究对象，本文更为充分且有力地

证明了农村养老的村社基础之“辩证性”特别是其优势一面之所在。通过充分发掘村社基础的优势面

向，农村有望建立起针对不同阶段老年人和不同层次养老需求的在地化养老秩序，从而走出一条具备

中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道路。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为当前的政策实践提供了相应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城县民办养老机构

实现在地化发展的过程中，商城县政府及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包括落实政策补

贴、开展安全检查和提供经验交流平台等。然而，这种引导和支持是建立在民办养老机构自主发展能

力基础上的。换言之，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并非依赖于政府来推动发展，也不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行政

任务或者打造政绩亮点而设立的。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相应政策在推动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时，

应进一步厘清需求，实现精准供给。一方面是厘清需求。应明确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需求规模、需求

群体和需求内容。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那些难

以依靠家庭养老的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群体。这些群体所需的服务主要是以生活照料为核心的基础

性服务。另一方面是精准供给。应推动适应上述需求的农村民办养老机构供给，特别是要避免将适用

于发达地区城市的养老机构发展路径“生搬硬套”到农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中。与此同时，应当注重

激发农村地区所特有的村社基础优势，帮助农村民办养老机构更好地实现基于“村社嵌入”的在地化

发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资金支持。为利用农村既有公共闲置场地的养老机构

提供租金优惠，同时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给予一定的适老化改造补贴。二是主体培育。为从事

机构养老服务的群体提供护理和安全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并鼓励农村留守妇女、低龄老人等本地主体

参与机构养老的发展。三是服务管理。在民办养老机构经营过程中加强服务方面的指导和监督，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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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机构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四是观念引导。在乡镇和村级层

面开展宣传，逐步改变农村老年人对机构养老及护理人员的消极刻板印象，并通过荣誉表彰树立正面

典型。通过上述措施的有效落实，相关主体不仅可以为农村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还能

够促进农村老年群体养老需求的精准满足，从而推动农村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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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Achieve Localiz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ShangchengCounty,

Henan Province

CHENLu
(School of PublicAdministration,HubeiUniversity)

Summa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eakening of the family elderly care function in rural areas, institutional care for the elderly,

as a supporting component of the socialize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holds irreplaceable advantages in meeting the long-term

care needs of disabled elderly individuals. It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compensate for the inadequacies of family care, emerging as a

key supplementary option beyond the family. Existing research has two main limitations: first, most research engages in abstract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and barriers faced by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with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cond,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relies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describe rural elderly people’s willingness to receive elderly ca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a relative lac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villag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and explores how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can achieve localized development through fieldwork on such institutions in Shangche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encompasses four dimensions:

one is spatial embeddedness, which meets the subjective needs of the elderly by creating a near-family space. The second is

resource embedding, using the rural resource system to reduce the cos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third is social embeddedness,

which leverages the acquaintance-based social structure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fourth is cultural

embeddedness,which reshapes themoral foundation to gain recognition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cepts.Through their embedding

in village communities,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not only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are challenges faced by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advanced in age, living alone, or disabled—and help to ease the caregiving burdens on

rural families, but also generate extensiv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us, they have emerged as a viable socialized elderly care

option that is truly able to take root in rural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embedded in village communitie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s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elderly care.With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needs,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should focus on activating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rural communities unique to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better localiz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vat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subject

cultivation, servicemanagement, and concept guidance.

Keywords:RuralElderlyCare;PrivateElderlyCareInstitutions;Localization;Foundationof theVillageCommunity;Embeddedness

JELClassification:J14;I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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